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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三教和图书馆，图书馆的座位靠抢，

错过了时机就不容易占到位。   

学校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先后

安排我们到食堂帮厨，到金工车间、南京

和大连实习，创造不同的机会让我们了解

社会和理解专业的工程实践。通过金工实

习，我初步了解车、钳、铣、铇、磨、铸

造等机械加工的基础工艺和操作技能，通

过南京实习，我初步了解所学专业的基本

工程概念，参与了工程实践，大连实习则

是对所学专业工程理论的深化和细化。

到食堂帮厨使我深深感受到良好的人

际关系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因为通过几次

帮厨，我的表现得到了师傅们的认可，逐

步升级成关照，到后来，我的面票也可以

打到米饭了，这对一个南方人来说，就是

天大的关爱。 

我五年大学生活没有什么特别的亮

点，让我倍感自豪的一点就是我生活在一

个光荣的班集体里，我们的班集体中有慈

爱的老师和品学兼优的同学，从他们的身

上我感受了不同的温暖，学到了很多优秀

的品质，我们空九班连续五年都获得校级

先进班集体称号，在清华大学校史上应

该也为数不多，对此我深感自豪，至今

难忘。

亲爱的母校，永远是我心中的圣地！

1979级空九班，永远是我载梦的小船！

毕业“而立”之年，忆数学江湖
○曹  阳（1989 级数学）

毕业三十年之际，回忆清华五年岁月，

重点写写几位恩师。交代个背景，清华数

学系虽然在数学界排名不高，但是虎瘦雄

风在，看在清华这个牌子的面子上，前辈

高人对我们系也提了不少建议。本文后面

要提及的许以超先生曾经对我们说过，数

学界从华罗庚老先生以下，没有不爱看武

侠小说的，所以数学界就像个武林。许先

生的话是不错的，而当时的清华数学系在

这个武林里面，地位大概算是五岳剑派的

华山派吧。

那时候国际上有两大高人时不时光临

指导一下：林家翘先生叮嘱系主任萧树铁

先生要提高应用数学的培养，算是剑宗一

派的祖师爷，而陈省身先生指示要加强纯

数学的培养，算是气宗一派的祖师爷。

萧先生本人是剑宗的，但是不管是国际大

气候还是国内小气候都是气宗占了上风。

那时候的副系主任是我的老恩师李庆扬先

生，可惜和风清扬的名字差了点儿，没法

儿提升剑宗实力。但萧先生那会儿觉得清

华数学系发展气宗肯定比不过咱们的老邻

居北大，所以还是希望我们这帮弟子们最

后能够在剑宗上面开花结果。当然了，风

曹阳毕业时与萧树铁先生（左）合影，

萧先生是数学系当年的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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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轮流转，如今的清华数学系终归是气宗

领了头儿，这又是后话了。

1989 年入学的时候，我们这一届看

似来了些好苗子，萧先生就有了些振兴华

山派的想法。要振兴，就得有好先生，而

且是剑宗气宗都精通的内外兼修的先生，

所以我们大一时候请来了两位成了名的侠

客。一位是教分析的陈天权先生，一位是

教高等代数的许以超先生。我们以下就称

为陈先生或老陈和许先生或老许。

陈先生出身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少林

派，也就是北大了。据说陈先生进北大的

时候，萧先生刚从清华调整过去当助教，

所以对陈先生很熟悉。按照我另外一位老

恩师龚光鲁先生的说法，陈先生一进大学

就显得卓然不群。他来自上海，进大学的

时候已经熟练掌握四门外语，经常在宿舍

里翻阅外文原版的数学资料了。二年级时

就发表论文，题目是《典型拓扑域上的黎

曼可积性》。于是被评为少林十才子首席，

排位还在另外一个来自上海的、如今中华

武林响当当的领军人物张恭庆院士之上。

据说当时陈先生和张先生组织了一个学习

小组，钻研的正是气宗的绝学：布尔巴基

学派的公理化体系。

当时内蒙古大学的校长听说

了，亲自过来把陈先生要过去了。

陈先生一身的武艺，到了内蒙古倒

也没完全撂下，但好歹是耽搁了。

然后他选择的方向又是数学物理中

比较难啃的湍流。非得内外兼修到

达化境不可。有一种说法是，数学

物理这一门，一个世纪出一个大的

发现，所以要是你运气不好活在这

俩世纪当中了，那就算是耽误了。

陈先生在内蒙古一待就是几十年。

1989 年我们入学的时候，关系好像才刚

刚转回清华，印象中是住在筒子楼里，后

来才算在东门外头分了套房。要说在内蒙

也有好处，陈先生身板儿硬实，上海人看

起来也成为了北方大汉的形象。

陈先生治学严谨，板书非常漂亮，从

左上角写起，有图有字，一直到右下角，

一黑板满满当当的。讲课的时候，中气很

足，尤其是要强调什么内容的时候，会用

眼睛盯着台下，用极缓慢沉重的语气来说。

我们在宿舍里会学几个陈先生的段子，比

如“希尔伯特的三大弟子”“庞加莱和爱

因斯坦的相对论”“指数函数跑得非常快”，

还有一个“四维空间的女人”。这些写在

文中，不详尽讲述，恐难领会，不过昔日

同学，记得当年岁月的，应默契在心。

陈先生从掌门萧先生那儿领了旨意，

想好好栽培下我们数九。现在在我看来，

这个想法是有些问题的，大抵天才的老师

只能教天才，因为天才们真的不大容易理

解咱们凡夫俗子的痛苦。陈先生一旦领了

旨，就把给我们教书当做学问那么办了。

首先是选教材，陈先生选了莫斯科大学的

数学力学大师卓里齐教授的教材。我们学

毕业时与同宿舍同学合影，右 2为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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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第一册刚出版，第二册是我们

全班同学手刻油印的，手抄本儿。这套

教材承袭了陈先生大学时候就很崇拜的

布尔巴基学派的风格，用公理化体系来

讲解微积分。上来是集合论，然后是实

数公理、区间套法则之类，这些在传统

上是实分析的内容，要大三才教的。而

我们上来就学这个，就好比进了少林寺

上来就教你十龙十象功却不学太祖长拳

一样。苏联这样是一来有喜欢玩抽象的

传统，二来他们高中学过微积分！当然

陈先生进大学以前也学过微积分，可叹

我们这帮半吊子一进校门就练上了这样的

上层武学，那叫一个天旋地转啊。陈先生

教书也不单独布置作业，因为书上的每道

习题就是作业啊。什么？书上的题目做完

了？那不是还有一本儿菲赫金格尔兹的书

么？另外还有一整本儿吉米多维奇的《数

学分析习题集》呢！生活充实吧！

就我个人的感觉，第一年还勉强能跟

得上，两年过后班上除了某两位极为顶尖

的学生以外，卓里齐的教材就基本上变成

《天书奇谭》了。尤其到后来习题交上去，

助教也不会了。当时还有一道习题，陈先

生也做不出来了。我们班那两位“最强大

脑”辛苦了一礼拜，做出来了。陈先生很

高兴，有一天上课就说，今天我们就来讲

这道题吧，那证明，抄了一黑板又一黑板，

一节课就这么一个证明。不知道笔记收藏

家赵雷是否还有当时的笔记呢？

除了教课，偶尔的，陈先生也会谈谈

人生。我记得有一回座谈，陈先生给我们

讲他年轻时候看的电影《居里夫人》（1943
年出品），着重讲了居里夫人在寒冷的巴

黎没有暖气的屋里坚持学习的故事。讲的

时候，陈先生还顺带背诵了电影里面大段

的外文对话，天才的记忆力啊！我也去过

陈先生的家里，客厅的墙上一整书架的书，

最底下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选集。

陈先生为了我们，真是付出了很大的

心血。我们那会儿只是觉得太苦了，后来

我自己在美国教书，才明白陈先生那会儿

的辛苦。我们毕业以后，就听同学说，陈

先生头发白了。我 2006 年回国的时候，

专门去拜访了退休后在北大返聘的陈先

生。那会儿再看，确实是见老了，不过依

然活跃在讲台上。再后来听说陈先生在北

大教书一直到 2012 年。

许以超先生的派头，就完全不一样了。

许先生也是少林出身，读研的时候去了中

科院师从华罗庚先生。许先生来清华讲课

就带了我们一届。严格地说，许先生不是

清华的老师，他来自中科院，当时因为我

们这一届生源不错，系里专门请他来给我

们讲课。许先生很好玩儿，不上课的时候

无精打采，就是个小老头儿的样子，一上

课，就跟打了吗啡一样，精神头儿可好了。

许先生讲课用的是他自己的书《代数学讲

义》，那会儿书还没有出版呢，所以也是

手抄本儿。也许因为是自己的书吧，许先

2019年返校参加活动，和陈天权老师在一起。

左起：黄忠亿、陈天权老师、曹阳、黄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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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代数课讲得深入浅出。许先生那会儿

讲的东西，到现在我都记得。他比较注重

从几何的观点看代数问题，很注意讲解每

一个定理后面的思想。另外老许对出题做

题都有一套，曾经当过多年国家数学奥赛

集训队的教练，属于初等数学高等数学通

吃。到我们毕业的时候，虞桥他们几个去

看许先生，那会儿他的书才正式出版，虞

桥他们居然就蒙许先生当场签名赠书，让

我看得好生眼馋啊。

比较下两位先生，我觉得因为老许有

玩奥赛教学的经验，接地气，所以衔接性

比较好，比较容易让大一的学生接受。老

陈玩得高雅，比较适合给高年级讲。总的

来说，头两年能够得到两位老侠客的教导，

我们还是挺幸福的。也许是一上来满汉全

席吃厉害了，再以后的课总觉得不给力。

不是说其他的先生不好，但确实太不配套

了。卓里齐的书把架子搭那么大，观点提

那么高，到后来大二大三又回到太祖长拳

的套路上去，让我感觉有点儿被桃谷六仙

各注真气一道的意思。当然这也是我自己

学艺不精，未能融会贯通，怪不得各位

先生。

再记两句关于萧先生。他当系主任时，

去我们班听课，正好是陈先生讲量纲。陈

先生让我去解一题，我按步骤解了，然后

告诉陈先生，我觉得这方法有问题，和先

生争辩，下课才知道萧先生在后面听课。

过了半年，雷子告诉我，萧先生认为我是

个很好的学生。那时我们班牛人多多，我

实在没觉得自己算啥，但先生既如此说，

则必有道理。于是我信心大增，最后提前

毕业，留校读研。觉得先生对我有知遇之

恩，提了家乡的腊肠去看他。他说拿走，

怎么学会这一套了。我说真是自己家里做

的，特别好吃。先生终于收了，那次我们

聊了很多，从法国大革命聊到古希腊……

他指点的书我后来读了，还读了别的好多

书。先生的教诲，我受益颇多，此生莫敢

忘记。

其他的老师，我就不一一道来了，只

随便提几个人。

首先是白峰杉，老白是我们进校的第

一个辅导员，也算是我的大师兄。老白当

时告诫我们要专心学数学，不要老想着谈

恋爱或者学英语考托福，影响极其深远，

咱们班的男生多实诚啊，就把老白的话放

心里去了。结果到了第二年考英语四级的

时候，真就有好几个没过的！更悲催的是，

到毕业那会儿，明面儿上有过女朋友的就

一位啊。

黄文兆老师是从北大请过来教常微分

方程的，口音很好玩儿，第一堂课上来就

说某年国内发现了一个“钢丝”，这个钢

丝，谁也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怎么办？用

碳14检测法。我们听得云里雾里的，很久

才明白过来，说的是马王堆的干尸啊。

吴秀明老师是老白去英国以后的第二

任辅导员，中科院刚毕业过来的。小伙子

很帅，还会武术，有道是数学家会武术，

谁都挡不住啊。他是个实在人儿，跟我们

玩得跟哥们儿似的。

杜兆伟是老许以外我最喜欢的老师，

也是教代数的，学问很扎实，记性也特好。

有一回吹牛说他当年背过圆周率的一百

位，于是我们当场就要他背，他就在黑板

上写，一连写了四十多位，说不行了，老

了记不住了。

懵懵懂懂，悠悠三十载已过。记忆的

碎片一旦形诸文字，有些往事就复活了。

清华园中的岁月锦绣美好，值得珍藏。


